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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與成就並行

──江蘇省南通市人口發展所面臨的問題與啟示

⊙ 陳友華

 

二十世紀70年代以來在中國城鄉廣泛開展的計劃生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它的推行

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創造了不斷改善的人口環境，極大地緩解了歷史上長期形成的、世界上

少有的沉重的人口壓力，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計劃生

育使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人民生活質量、婦女地位等得到了明顯的提高。此外，計劃生

育對於提高城市化水平、緩解和消除貧困、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

用。

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中國的人口數量控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也已經為此或將要

為此付出一定的代價。代價與成就並行。在中國的人口數量得到嚴格控制的同時，其他一些

人口問題也相伴而至，並在部分地區初露端倪。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得到及時、妥善的解決，

必將對中國的人口、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與可持續發展帶來諸多不利的影響。本文通過對

江蘇省南通市人口發展的歷史、現狀與前景的考察與分析，以期揭示、研究與分析計劃生育

先進地區目前及今後所遇到的一些不容忽視的新人口問題，希望能引起人們的關注與深思，

並針對這些問題，及早地採取相應的對策措施，以便使中國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在健康的

道路上繼續前進。

一 基本情況

江蘇省南通市地處長江三角洲東北部，東瀕黃海，南臨長江，適當江海交匯處，稱江海門

戶。南與上海、蘇州隔江相望，西與泰州毗連，北與鹽城接壤。自古為「崇川福地」，今有

「長壽之鄉」美稱。下轄啟東、海門、通州、如東、如臯、海安等六縣（市）和三個

區。2002年底轄區總面積8,001平方公里，常住總人口為780.25萬人，人口密度為975人／平

方公里。

南通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沿海社會經濟較為發達的地級市，也是全國實行計劃生育最早、人

口數量控制成效最顯著的地區之一。據2002年底統計資料顯示，全市完成國內生產總值

（GDP）890.08億元，人均GDP 11,380元，財政收入87.41億元，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別為8,640元和4,133元。從1998年起南通市已連續5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出現負數，2002年人口

出生率與自然增長率分別為6.72‰與 -1.71‰

二 人口發展現狀與前景展望



（一）人口自然變動情況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表明：1999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1日共出生50,672人，死亡

59,468人，自然增長為 -8796人，此間的出生率、死亡率與自然增長率分別為

6.77‰、7.94‰與 -1.17‰。

人口預測結果表明：南通市人口出生率在2013年前將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2012年時預計

將超過10‰（10.36‰），2013與2014年時將達到最高值10.54‰。從2015年開始至2029年

止，人口出生率轉又呈逐年下降的趨勢。總體上看，在未來的半個世紀時間內人口出生率在

7.5‰─10.5‰之間徘徊波動。

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在未來的半個世紀時間內，人口死亡率將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

勢，2008年時預計將超過10‰（10.16‰），2020年時將超過12‰（12.05‰），2029年時將

超過14‰（14.24‰），2036年時將超過16‰（16.19‰），2050年時將達到17.90‰。

在二十一世紀前十多年時間內，人口自然增長率將先降後升，大約從2014年開始，人口自然

增長率將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預計到2025年時將超過 -5‰（ -5.36‰），2030年時將超

過 -7‰（ -7.03‰），2050年時更是達到 -9.23‰。由此可見，大約從2014年開始，南通

市人口自然負增長呈現出不斷增加的趨勢。

（二）總人口及其變動趨勢

2000年時南通市總人口規模為751.3萬人。人口預測結果表明：在未來的半個世紀時間內，隨

著時間的推移，南通市總人口規模將呈現出加速減少的趨勢。到2010、2020、2030、2040與

2050年時總人口規模預計將分別下降至739.0萬、727.4萬、685.5萬、631.3萬與572.9萬人，

分別相當於2000年人口規模的98.4%、96.8%、91.2%、84.0%與76.3%。

（三）人口結構及其變動趨勢



2000年時，南通市人口中男性人口佔47.8%，女性人口佔52.2%，總人口的性別比為91.71。人

口預測結果表明：在二十一世紀的前四十年時間內，南通市總人口性別比將呈現出逐年下降

的趨勢，預計到2012年時，總人口性別比將下降至不足90（89.90），到2038年時更下降到

86.82，直到2039年時總人口性別比的這種下降趨勢才得以扭轉，並轉呈逐年上升的趨勢。

2000年時南通市0─14歲人口為1,300,250人，佔17.31%。根據預測，在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年

時間內，少年兒童人口比例將呈現出快速下降的趨勢，到2010年時0─14歲人口所佔比例僅為

12.08%。從2011年開始，少年兒童人口比例起伏波動，從總體上看，2011─2050年間少年兒

童人口比例基本上維持在12.0%─14.5%的範圍內徘徊波動（見圖2）。

2000年時南通市15─64歲人口為5,277,952人，佔70.25%。根據預測，南通市勞動年齡人口規

模在二十一世紀前五年時間內略有增長，到2005年時將達到540.1萬人，隨後呈不斷下降的趨

勢，預計到2050年時將減少到331.1萬，不足現在的三分之二（62.73%）。

從比例上看，南通市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在二十一世紀的最初幾年時間裏將呈現出輕微的上升

趨勢，到2008年時將達到72.63%，但從2009年開始的三十年時間裏，南通市勞動年齡人口比

例將轉而呈逐年下降的趨勢，到2039年時，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預計將下降到55.68%（見圖

2）。

中國第三次、第四次與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表明：1982、1990與2000年時南通市65歲及以上

老年人口比例已分別達到6.50%、8.99%與12.44%，且在未來的三十多年時間裏將呈現出持續

上升的趨勢，到2034年時預計將突破30%（30.51%），並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

地區之一（見圖2）。

（四）撫養比及其變化

2000年時南通市少年兒童扶養比為24.64%。在2010年前，南通市少年兒童扶養比呈快速下降

的趨勢，到2010年時，少年兒童扶養比僅為16.67%。從2011年開始少年兒童扶養比開始回

升，2016年時預計將超過20%（20.07%），此後直到2050年時，少年兒童扶養比基本上在

21%─25%的範圍內徘徊波動（見圖3）。



2000年時，南通市老年人口扶養比為17.71%。與少年兒童扶養比變動趨勢不同的是：老年人

口扶養比在未來的近四十年左右的時間內將一直呈上升的趨勢，到2033年時已超過

50%（51.56%），兩年後的2037年更是達到57.07%。由此可見，屆時老年人口的負擔是十分沉

重的（見圖3）。

2000年時，南通市總扶養比僅為42.35%，並且在未來的幾年時間內總扶養比還將下降，到

2008年時預計將下降到37.69%。但從2009年開始，總扶養比將呈現出持續30年的上升趨勢，

預計到2039年時將達到接近80%的水平（79.58%）（見圖3）。

三 問題與挑戰

南通市人口控制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其未來的人口發展仍將會遇到一系列新的問題，南

通市的社會經濟發展與人口發展因此將面臨一系列嚴峻的挑戰。

（一）人口老齡化加速與老年人口數量激增

2000年時65歲及以上人口為934,717人，佔12.44%。根據預測，南通市老年人口在未來三十多

年的時間裏將快速增加，到2036年時，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預計將到207.5萬，是2000年的

2.22倍。

2001年時南通市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經達到12.74%，高於或大大高於同期江蘇的9.1%與全國的

7%的水平，與同期美國的13%接近，也與世界發達國家的14%差距不遠。根據預測，南通市人

口老齡化的速度極快，到2015年時，南通市老年人口比例預計將達到17.86%，不僅大大高於

同時江蘇與全國的平均水平，且明顯高於同期美國的水平（14.7%），並與人口老齡化程度比

較嚴重的英國、法國與加拿大的水平比較接近（見表1）。再經過近20年的時間，到2034年

時，南通市老年人口比例預計將超過30%，屆時將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地區之

一（見圖2）。



需要注意的是：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南通的人口老齡化與老年人口高齡化是在生產力發展

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實現的，這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和社會保障體系很不健全的南通社會

構成了極大的挑戰。在南通市人口老齡化的過程中還將出現勞動年齡人口老化問題，社會的

創新能力與經濟活力可能因此而減弱。此外，人口的過度老齡化與老年人口數量的激增必將

引起社會財富代際間轉移的增加，代際矛盾與衝突因此也會相應增加，等等。從而給社會經

濟發展帶來某些不利的影響。

（二）婚姻擠壓問題嚴重

雖然南通沒有出現類似於全國那樣的持續二十年的出生性別比的持續升高，但自二十世紀70

年代以來婦女生育率的持續快速下降已經對南通婚姻市場的供求平衡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

響。

表2分別給出了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南通男女單身與未婚比例隨

年齡的變化情況。從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在1990年時，50─54歲及以下各年齡組男性單

身與未婚比例要明顯高於女性相對應的比例，到2000年時情況依然如此，未發生任何實質性

的變化。在中國，人們崇尚普遍結婚、且較早結婚的行為規範，男到30歲、女到25歲基本上

都已結婚，30歲以後的志願不婚者極少。在這裏，從男女單身與未婚比例的對比分析中我們

看到在1990─2000年間南通男性人口所面對的較為不利的婚姻市場環境所帶來的婚姻後果



──30─54歲各年齡組男性單身與未婚比例大大高於女性相對應的比例。

表3給出了1990與2000年南通市15歲時男女平均預期壽命及其在各婚姻狀態的分分情況。從中

可以看到：兩性人口15歲時平均預期壽命與婚姻壽命在1990─2000年間均有了明顯的提高，

但相對於男性而言，女性提高的幅度更大，從而使兩性人口15歲時的平均預期壽命及其平均

預期婚姻壽命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1990與2000年時的婚姻壽命比較指數都為負數，且

2000年時婚姻壽命比較指數的絕對值比1990年大得多（見表3），這意味著在此期間南通市男

性婚姻擠壓問題不僅存在，而且呈加劇之勢。因婚姻擠壓使男性人口平均損失的婚姻壽命由

1990年的1.26歲逐年增加到2000年的2.88歲（見表4）。參照有關標準（陳友華，2003），目

前的南通婚姻市場已處在嚴重的男性婚姻擠壓之中。

實際上，嚴重的男性婚姻擠壓早已在南通出現。雖然普通百姓、尤其是來自廣大農村的普通

百姓不一定具有相關方面的知識，但他們的確已經在現實生活中感受到來自婚姻市場的各種



壓力──相對於女子而言，男子成婚愈來愈困難，並採取了一些相應的對策。如在過去二十

年多年時間裏，南通從雲南、貴州、四川與湖南等地通過各種途徑與方式引進的新娘愈來愈

多，愈益加劇的男性婚姻擠壓矛盾因此而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由於其人口結構本身的特

點，南通婚姻市場上出現的嚴重的男性婚姻擠壓並未因此而有絲毫的減輕。

南通市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嚴重的男性婚姻擠壓及其相對於全國而言較為發達的社會經濟狀

況，意味著由婚姻擠壓所導致的跨地區的婚姻遷移可能因此還將增多，而與婚姻遷移相伴隨

的各地區與各民族人民之間的融合與婚姻的穩定性等因此將成為值得人們關注的問題，從而

對社會的安定與個人的家庭幸福等帶來一系列的消極影響（陳友華，2003）。

（三）獨生子女教育與家庭結構的變化

獨生子女群體在南通的城鄉不僅早已大面積出現，而且首批獨生子女也於二十世紀90年代中

期就已經進入婚育的行列。由於獨生子女成長的特殊環境可能造就的性格缺陷，獨生子女的

教育問題早已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已經使南通市人口的家庭結構發生

了急劇的變化。多子女家庭急劇減少、甚至已經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小家庭與核心家庭

（主要是獨生子女家庭），這應看作是一種社會的進步。但家庭規模的過度收縮也會帶來許

多問題，如家庭養老功能的急劇弱化等。

無論從政策設計，還是從實際情況看，在家庭結構方面，擔心在全國範圍內出現高比例的

「四二一家庭」確實是多餘的，但是在以南通為代表的一類地區，可能由於生育觀念的矯枉

過正，即使生育政策允許，仍不能排除有許多年輕夫婦選擇終身只生育一個孩子甚至一個孩

子都不生，從而導致「四二一家庭」，甚至「四二零家庭」大量出現的可能。

在家庭養老功能急劇弱化的情況下，國家與社會理應從家庭中接過或部分接過養老的接力

棒，但由於受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可以預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國家和社會是難以承

擔其養老的責任的。因此，國家一再宣傳、鼓勵與推行「以家庭養老為主，社會養老為輔」

的政策。如此看來，以南通為代表的一類地區，由於計劃生育活動開展早，且卓有成效，將

有更高比例的老年人在他們未來的晚年生活中可能處在一個孤立無援的境地──既指望不上

子女，也極少能得到來自國家與社會的幫助，而只能依靠自己。這些問題在南通已經顯現出

來。如隨著獨生子女進入婚育行列，身邊無子女的空巢家庭正迅速增加，這部分身邊無子女

的獨身子女父母，在年老以後將不再能像他們的父輩那樣，基本上能從子女那裏獲得所需的

經濟供養，特別是生活照料與精神慰籍等方面需求的滿足。

（四）人口遷移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儘管南通的社會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由於受多種主客觀因素的影

響與左右，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的事實：南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蘇南的差距正逐步拉大。

但隨著包括蘇通大橋在內的一大批基礎設施工程的建設，南通的社會經濟發展環境將大為改

善，並因此而加快融入上海一小時都市圈，從而在未來的幾十年時間內將迎來一個難得的發

展機遇。相對於蘇南而言，南通在包括生產成本在內的優勢將逐步發揮出來。因此，在未來

的二十年時間內，南通將面臨一個加速發展期。屆時，南通可能要重覆蘇南二十世紀90年代

以後所走過的路。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加與嚴格的人口控制使二十世紀70

年代以來的出生人數大量減少，在不久的將來，南通市可能出現勞動力資源不足，並且這種



勞動力資源短缺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顯露出來，因而大量的人口遷移與流動將不可避

免。大量外來人口的流入在為南通市的社會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時，也會帶來其他一

系列問題。對此，我們必須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四 出 路

早在二十世紀70年代中期，南通市婦女的生育率就降低到了更替水平，這比全國整整早了近

二十年的時間。更為突出的是南通市婦女生育率在下降到更替水平以後，並沒有在更替水平

上徘徊波動，而是進一步持續快速下降，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南通市婦女的生育率已

下降到1.5，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更是降低到不足1的水平（雖然實際生育率可能要高

於這一數位，但超低生育率水平格局在南通早已形成已是不爭的事實）。在一個農村人口佔

大多數、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仍較低的南通社會，近幾十年來婦女生育率的變化歷程卻與全國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上海市極為相似，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南通市的計劃生育工作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為全國人口的數量控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南通市長期的超低生育率（TFR<1.5）已經並仍將給南通市的人

口、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在過去的二十年時間裏，南通走的可能

是一條人口、經濟與社會不可持續發展之路。為了應對社會經濟發展與人口發展所面臨的各

種問題與挑戰，南通市可採取的應對措施主要有如下兩個：

（一）生育政策的調整

毋庸置疑，南通市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在

成就的背後我們也為此付出或將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將圖4、圖5與圖6進行一下對比，我們不

難發現：長期的超低水平的生育率已經使南通市的人口年齡結構趨於惡化。由此我們不難得

出這樣的結論：南通市人口數量控制巨大成就的取得在某種意義上是以犧牲人口結構的合理

性作為代價的，而且這種超低生育率水平維持愈久、人口數量控制愈嚴，對人口年齡結構的

合理性所帶來的危害將愈大。



因此，為了盡可能減小南通人口發展對人口、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與可持續發展帶來過多

的負面影響，以南通為代表的一類地區的生育政策的調整已經不是需要不需要的問題，而是

必須馬上進行調整的問題（在筆者看來，即使現在進行生育政策的調整，從時間上考察，我

們可能也錯過了最佳的調整時機）。通過生育政策的調整，希望使南通市婦女的生育水平由

目前的超低水平逐漸回復到略低於更替水平（如1.9左右）。在這方面，社會經濟發展相對滯

後的山西冀城、河北承德和甘肅酒泉的許多成功經驗是很值得南通市認真學習與借鑑的（張

純元，2000）。





（二）人口遷移

如果任憑南通市婦女的超低生育率長期發展下去，今後因此而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與挑戰恐怕

是南通市人口本身無法獨立承擔的。為了減低超低生育率所帶來的出生人數嚴重不足給南通

市的人口、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實行替代人口遷移戰略可能是南通

市未來的必然選擇。德國、義大利與法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為了彌補生育率不足給本國的社會

經濟發展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紛紛採取替代人口遷移戰略，在這方面的某些做法是很值得

南通人學習與借鑑的。

當然，在南通市未來的人口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最大問題還是社會養老保

障及其可持續性問題。除了上述的兩個應對策略外，可以考慮的措施還包括推遲退休年齡，

通過改進對養老基金的管理來提高其保值增值的能力，被迫降低基本養老保險的替代率，並

進一步發展多種形式的補充養老保險等（左學金，2000）。但這裏牽涉到的許多政策層面的

問題是全國性的，在這些方面南通市的可為空間很小。

五 對某些人口問題的認識與思考

通過對南通人口發展歷程的考察與前景的展望，使人聯想到許多與南通、乃至整個中國未來

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人口問題，並加深了對某些人口問題的理解與認識。

（一）少生並不意味著一切

飽嘗人口過快增長之苦的中國民眾，自然會比他人多一層對計劃生育重要性與緊迫性的理解

與感性認識，以至於計劃生育在中國被確定為一項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再加之經過數

十年的宣傳教育，目前已形成一種思維定勢──出生人數愈少愈好，政府主管部門的部分領

導同志甚至也抱有這樣的想法。這裏牽涉到兩個基本的問題：一是計劃生育的原有之意究竟

是甚麼？二是少生是否意味著一切？

計劃生育的原有之意究竟是甚麼？這個在某些人看來簡單、甚至不值一提的問題，在筆者看

來很有深究的必要。筆者認為：計劃生育絕不是生得愈少愈好、更不是不讓生育，而是要求

按政策生育。這裏實際上至少應包含三層含義：首先，生育權是最基本的人權。任何情況下

夫婦都有生育孩子的權利；其次，夫婦生育的孩子數量不應超過政策所允許的範圍；第三，

夫婦也有義務完成政策所賦予的職責，生育規定數量的孩子。但大多數人只認識到政策的前

二層含義，而根本沒有意識到還會有第三層含義。目前，西方社會流行的終身不育的做法，

實際上是將生育和養育後代的責任轉嫁給他人和社會的一種只謀求自身發展、甚至貪圖個人

享受而不願承擔人類繁衍任務的一種自私行為，根本不應予以提倡。讓人吃驚的是：大約三

年前作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某特大城市的計劃生育主管部門甚至還提高了對獨生

子女夫婦自動放棄生育二孩的獎勵標準，「四二一」家庭結構似應看作他們追求的目標，同

時也是一種典型意義上的「出生人數愈少愈好」思想的真情流露。

並不是因為獨生子女好才推行獨生子女政策，而是因為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中國才選擇推行獨

生子女政策的。從任何角度考察，獨生子女及其家庭都有其自身難以克服的弱點，因而中國

在推行獨生子女政策之初就明確指出獨生子女政策是一代人的政策。與一代獨生子女家庭結

構相比，「四二一」家庭結構（兩代獨生子女）顯得更加脆弱不堪。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如



果成千上萬個細胞都出了問題，相信這個社會必將出現大的問題。因此，無論是從人類自身

發展，還是從人口、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與可持續發展角度考察，「四二一」家庭結構不

應成為我們所追求的目標，恰恰相反，這是我們力圖回避的。因此，著力於獨生子女家庭結

構的重建應該成為生育政策調整時優先考慮的內容（陳友華等，2003）。

出生人數是否愈少愈好？或者說少生是否意味著一切？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雖然我們很難作

出在目前情況下婦女生育率具體保持在一個怎樣的水平上對中國的人口、經濟與社會的協調

發展與可持續發展是最為有利的，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婦女生育率過度偏離於更替水平

（如TFR>2.5或TFR<1.5）對人類自身發展或人口、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與可持續發展都是

十分有害的。目前的歐洲與中國的上海等大城市和南通等少部分農村地區就出現了這種情

況。但遺憾的是人們對生育率過高的危害普遍有比較清醒的認識，而對生育率過低的危害卻

普遍存在認識上的不足。長期地看，穩定人口（更進一步說是現代靜止人口）對人口、經濟

與社會的協調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無疑是最為有利的。因此，力爭保持出生率的均衡發展，努

力避免婦女生育率過度偏離於更替生育水平，則是人口控制工作中要引起注意的一個重要問

題。目前，上海等大城市和南通等少部分農村地區出生人數的極度收縮未必是一件好事。依

筆者看來，這些地區今後要面臨的已不再是生育過剩，而是像義大利、德國等西方國家正面

臨的生育不足的問題。代之以自然變動，遷移變動在這些地區的人口發展中將扮演主要角

色。

（二）人口問題的多維性

人口問題不僅僅是一個數量問題，而且還有人口結構與人口質素問題。某一人口問題並不是

短時間內形成的（如中國人口數量過多問題），同樣，人口問題也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解決

的。而且在某一人口問題的解決過程中，還會伴隨出現其他人口問題。

也許是出於對解決中國人口數量問題心情的急切，我們中的許多人曾寄希望於在短時間內解

決中國人口數量過多的問題。急躁病是我們中國人最常犯、並仍然繼續再犯的一個老毛病

（如目前全國許多地區紛紛提出率先全面實現小康與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甚至提出其實現

時間表，在筆者看來，這其中的大部分地區已完全脫離了當地的實際。實際上，如果對照十

六大報告的有關內容，不用說發展水平仍很低的中國，就是西方某些發達國家可能距離全面

小康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以往我們對人口問題的關注更多地集中在人口的數量上，恨不

得在短時間內就能將中國人口數量過多的問題解決掉，在這種心理驅使下已經使我們在人口

控制問題上走了一點彎路。如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的推出與1984年生育政策的調整就是一個

很好的例證。由於將過多的注意力集中於人口的數量，從而忽略了對人口結構與人口質素問

題的關注。

如果說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人口過剩的擔憂和控制人口數量是我國人口政策的重點

的話，那麼在下世紀人口問題將愈來愈成為一個多維的問題。人口數量控制將逐步退居次要

地位，許多目前已初露端倪的問題將進一步發展與深化（左學金，2000）。

（三）生育觀念轉變與生育率轉變

這裏有兩個問題需要澄清。第一個問題是：甚麼是現代的生育觀念？在這一問題上許多人可

能存在著認識上的偏差。例如，目前許多人簡單地將按政策生育作為自身的生育意願看作或



等同於現代生育觀念，甚至認為孩子生得愈少愈好，這顯然是有問題的。在筆者看來，「晚

婚晚育、少生優生、無性別偏好」才是構成現代生育觀念的主要內容。

第二個問題是：現代生育觀念是否一定對人口、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利？這裏不僅牽

涉到對現代生育觀念的價值判斷，還牽涉到現代生育觀念究竟給我們人類帶來了甚麼的考

量。

人們的生育觀是長期形成的，並最終在生育行為上表現出來。這種生育觀一經形成，具有很

強的慣性，要想在短時間內徹底改變是極其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中國自推行計劃生育工

作以來，人們的生育觀念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體現在期望生育子女數的減少。如果就

全國整體而言，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還不徹底或者未發生根本性的轉變的話，作為計劃生育

開展最早、成效又異常突出的地區之一──南通，人們生育觀念可以說是發生了根本性的轉

變。

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與現實告訴我們：一旦完成了生育率的實質性轉變，生育率水平的逆轉

變（即從低水平轉向高水準）是極其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至少目前世界上還沒有這方面

成功的先例）。這也就是為甚麼法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雖然在積極推行鼓勵生育的政策，但婦

女生育率仍呈下降趨勢的原因（陳友華等，2003）。

南通地區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是革命性的，而生育率的轉變也是徹底的或根本性的。即使取

消對生育數量的任何限制，可以預期，南通市婦女的生育率雖然也會因此出現明顯的回升，

但要回復到更替水平以上是絕難想像的。經過長期的、一貫的宣傳教育，在南通市普通百姓

的頭腦中已經形成了上海等大城市才出現的少育、甚至不育的生育文化，而這種生育文化本

身將對南通市未來的人口發展產生深刻而長遠的影響。

筆者認為，至少在南通的部分地區（例如如東縣），在生育觀念的轉變過程中存在矯枉過正

的問題，以至於在南通過早地出現少育、甚至不育的生育文化。只生一個孩子可能成為未來

南通婦女生育的主流，如果任其長期發展下去，人類社會的延續都將成為問題，更不用說是

可持續發展了。現在，南通已經在複製義大利、德國與法國等歐洲國家人口發展的歷史，儘

管形成南通市人口發展歷史的原因與西方發達國家是極不相同的。但不論原因為何，事實證

明這種人口發展是沒有前途的。

由此看來，我們在宣傳教育、引導群眾的生育觀念轉變這一問題上，確實有許多值得我們認

真回顧與反思的地方。例如，以往提出的「只生一個好」、「生男生女都一樣」等，筆者反

覆琢磨，至今仍未認識到「只生一個好」究竟體現在哪裏？「生男生女都一樣」對農民兄弟

來講似乎就是「不一樣」。

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正是由於南通發生的生育觀念與生育率的革命性與徹底性的轉變，

使得南通市政府對未來人口調控的能力將不斷減弱。

（四）穩定低生育水平

儘管在對中國目前生育率究竟處在甚麼水平上存在著不少爭論，但這並不意味著大家對當前

婦女生育率水平沒有一個大致的估計。中國目前的生育率在1.8─1.9之間，已經處在更替水

平之下，對此大家已形成共識。

在世紀之交，當中國婦女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時，黨中央、國務院適時作出了「關於



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穩定低生育水平首先是低於更替生育

水平，是一種遏止人口繼續增長的生育水平；其次，穩定低生育水平是穩定目前的總和生育

率1.8─1.9的水平，而不是繼續追求更低的生育水平，這樣就避免了一味追求生育數量愈少

愈好的傾向（李建新，2000）。為使人口的慣性增長盡早地停止下來，長久地保持一個略低

於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必要的，甚至可以稱之為一項目光遠大的戰略性措施（穆光宗

等，1998）。

穩定低生育率水平是在全國的生育率水平在1.8─1.9的情況下作出的，1.8─1.9的生育率距

離更替水平不遠。因此，就全國的情況來看，穩定目前的低生育率水平與保持生育政策的基

本穩定不變是必要的。但這決不意味著所有的地區都有維持目前生育率水平的必要，也決不

意味著部分地區沒有對現行生育政策進行調整的必要。相反，那些生育率明顯高於更替水平

的地區的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甚至略低於更替水平是完全必要的，而與此同時，生育率

長期處於超低水平（TFR<1.5）的一類地區，則必須對生育政策適時地作出必要的調整，以使

生育率逐步恢復到略低於更替水平。

國家人口與計生委張維慶主任最近提出了「人口安全」的概念。筆者認為「人口安全」是一

個十分重要的概念，這對於我們全面認識人口問題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在筆者看來，婦女

生育率長期維持在超低水平上，已經對人口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因此，筆者認為，作為

一個地區的南通區域生育政策調整不僅非常重要，而且不能再拖下去了。不然的話，我們將

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五）人口數量與人口結構──矛盾的兩個方面

在人口的變化中，規模與結構的變化最引人注目。從1973年開始的轟轟烈烈的計劃生育運

動，直接目的就是降低人口增長率，減緩人口規模的擴大速度。

作為生育率下降後果之一，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卻出現了老齡化的趨勢。無論是人口總量的繼

續擴大，還是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對未來的中國都是嚴峻的挑戰。人口數量控制愈嚴格，人

口老齡化速度愈快，老齡化狀況愈嚴重。如果放棄人口控制政策，令生育率反彈和上升，人

口總量雖然會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但是人口老齡化的進程卻會因此而放慢。面對人口規模和

人口老齡化的雙重挑戰，我們該如何清醒地認識這對矛盾，明智地選擇應對政策，是一個無

法回避的重大而急迫的問題（翟振武，2001）。

因此，人口總量控制與人口年齡結構老化是一對矛盾。在對人口進行控制時，必須全面考慮

數量與結構兩方面的問題，力求找到一個最佳平衡點，使總的負面影響達到可能的最小值。

因此，在控制人口總量的同時，並不排除對某些地區、某些城市的生育率進行局部的調整，

以盡量緩解、減少年齡結構急劇老齡化帶來的過多的負面影響。如南通地區生育率的調整顯

然有助於諸如養老等許多問題的解決。

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南通市在目前的超低生育率水平下，生育率愈低，對人口結構的危害將

愈嚴重。在南通目前的情況下，那種既嚴格控制了人口數量，又改善了人口結構的說法，僅

僅是人們主觀上的一種良好願望，實際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六）人口紅利與人口虧空



人口轉變理論告訴我們，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模式向「低出生、

低死亡、低增長」模式的演變過程中，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和人口老齡化的速度不是同步發生

的，前者先於後者發生，前者與後者也是原因和結果的關係。在生育率下降的初期，由於人

口再生產的慣性作用，孩子數量下降的速度會快於老年人口增長的速度。在這一人口變動過

程中，會形成一個有利於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也就是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佔總人口

的比例在一個時期內都比較低的局面，並且這個時期在人口進入老齡社會之前，會持續很長

時間。總人口「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而且社會負擔相對較輕。

年齡結構的這種變化將帶來勞動力增加、儲蓄和投資增長、人力投資增加和婦女就業機會增

加等，從而對社會經濟發展十分有利，人口學家則稱這段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或「人口

紅利」（于學軍，2003）。

人口紅利也即人口負擔輕，是生育率與死亡率變化後，人口年齡結構在某一特定時期出現的

一種人口現象，是支付上出現錯位的結果。因為在每個人的一生中一般都會經歷少兒期、成

年期與老年期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並將大致分屬於消費人口、消費和生產人口、消費人

口。今天的人口紅利很可能意味著未來的人口「虧空」。

無論從少年兒童扶養比，老年人口扶養比，還是從總扶養比上考察，我國目前都處在勞動人

口負擔最輕的一段時期，也就是我們正在分享所謂的「人口紅利」。國外甚至有人將中國的

高經濟增長歸結為中國目前的人口紅利。但中國目前人口紅利的形成或產生是建立在二十世

紀50─60年代的人口快速增長與70年代以來人口控制取得巨大成效的基礎之上的，是前人超

額付出後的一種收益（可看作前人對生育投資的一種回報，有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之意），

也是過去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一種回報，還是現代人減少對生育投資的必然結果（如生育

數量的減少，必然導致家庭與社會用於養育子女的費用相應地減少），同時還應看作是現代

人對未來的一種預支或透支（如現代人將本來應用於對生育投資的部分改用作生產與消

費）。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人口紅利部分是要我們未來償還的（對未來的預支部分）。具

體由三種人來償還：一是由下代人來償還，其結果是加重了下代人的負擔；二是通過轉移支

付，也就是通過人口遷移的辦法，由移民來償還；三是人口紅利的享用者償還，其結果是這

部分人在年老以後的生活質素因此而下降。

那些在推行計劃生育以後生育孩子的父母，由於生育數量的減少（與他們的父母相比），使

得他們撫育孩子的負擔相對減輕，因而他們從少生孩子中得到了許多「受益」，特別是獨生

子女父母更是如此。但是投入與產出是對稱的，沒有投入，就不可能有產出。對生育投入的

減少，意味著將來從子女那裏得到的「受益」也隨之減少。當推行計劃生育時期生育孩子的

父母進入老年時，特別是獨生子女父母進入老年時，將不再能像他們的父輩那樣從子女那裏

得到那麼多的生活照料與精神慰籍，其結果是增加對社會的依賴，這對老年社會保障提出了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嚴峻的挑戰。

同樣，嚴格的人口控制，使家庭子女數急劇減少，在城市與少部分農村地區獨生子女大量湧

現。這部分獨生子女在其童年與青少年時期得到了來自父輩、祖父輩的過多的關愛，也就是

分享了人口控制所帶來的種種好處，即提前分享了人口控制的紅利。但是，這紅利中的部分

是需要在今後的人生中逐步償還的。一方面，當這部分獨生子女進入生育年齡以後，無論是

在經濟的供養方面，還是可資利用的家庭人力資源供給方面，他們都將面臨父輩們從未有過

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現實的種種壓力與生育觀念的代際間傳遞與演進，使得他們更傾向

於少生或不生孩子。而當他們年老以後，來自於子女的生活照料與精神慰籍將因此而大大減

少。因此，獨生子女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快樂的童年與青少年，負擔沉重的中年與孤獨淒涼



的晚年。

（七）人口問題與矛盾的地區間轉移

中國人口控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一些負面效應也接踵而至。伴隨著人口的遷移與流

動，中國人口控制所帶來的某些負面後果也將會同時在地區間發生轉移。也即發達地區將人

口控制所帶來的一些負效應轉嫁給貧困落後地區，貧困落後地區在將來不僅要承擔起自身人

口控制所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而且還要接受發達地區所轉嫁來的負面效應。當然，這中間

也包括城市向農村的轉移問題。例如人口老齡化問題。雖然中國人口的老齡化首先出現在城

市，但由於人口遷移與城市化，使大量農村年輕人口在流向城市的同時，還存在少量的老年

人口因退休等原因而流向農村，其結果使城市人口老齡化速度及其老化程度得到了緩解，而

農村地區卻出現了加速的傾向。儘管農村婦女生育率高於城市，但也改變不了這樣的趨勢。

再加之城鄉社會經濟發展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異，未來中國農村將遇到比城市更多的老年人

口問題。再如，由於婚姻擠壓矛盾的地區間轉移，許多貧困地區男子的結婚機會將因此而被

剝奪。因此，落後就要挨打，不僅僅體現在軍事方面，還體現在包括經濟在內的所有方面

（陳友華，2003）。

（八）人口負增長

人口規模的急劇擴大或急劇減少都很容易產生一系列嚴重的人口問題，而這其中的許多問

題，如人口迅速減少的社會經濟後果，人類迄今還了解不多。由於我國的人口過多，因而人

口數量適當減少一點，也即人口的負增長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與在某種意義上是我們為之奮鬥

的目標。但我們追求的是一種人口的逐步與緩慢地減少，而不是人口的急劇減少。

人口的發展主要取決於生育率、死亡率與人口年齡結構本身，而在三個影響因素中只有生育

水平是可控制的。長期的超低生育率意味著人口內部已潛藏著人口迅速減少的巨大動力，這

種力量大約在二十年後陸續爆發出來。由於超低生育率的時滯效應，當人口的慣性增長一旦

停止下來以後，會出現人口加速較少之勢。長期維持超低生育率水平的上海等大城市與南通

等少部分農村地區的戶籍人口已經開始出現加速減少的趨勢。因此，一方面如何應對人口規

模的急劇減少給社會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諸多嚴重問題，另一方面為減緩未來人口規模急劇減

少的趨勢，調整現行的生育政策，並努力使生育率逐漸回復到略低於更替水平，是以南通為

代表的超低生育水平地區今後必須嚴肅面對的重大問題。

 

參考文獻

1、翟振武：〈中國人口規模與年齡結構矛盾分析〉，《人口研究》，2001年第3期。

2、張純元：〈完善生育政策的曙光──對山西省冀城縣試行兩孩生育政策的若干思考〉，《人口與經

濟》，2000年第3期。

3、李建新：〈穩定低生育水平與生育政策平穩過渡的最佳時機：中國人口政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人口研究》，2000年第4期。

4、張純元、裴昆麟：〈承德市實行二孩生育政策的啟示〉，《人口研究》，2000年第4期。

5、左學金：〈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口展望，新世紀中國人口問題展望〉，《人口研究》，2000年第1期。



6、于學軍：〈中國人口轉變與「戰略機遇期」〉，《中國人口科學》，2003年第1期。

7、陳友華、陸建新：〈中國生育率的地區差異及其政策選擇〉，《人口與經濟》，2003年第4期。

8、陳友華：《中國與歐盟婚姻市場透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陳友華 1962年生，德國馬爾堡大學哲學博士，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四期 2004年3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四期（2004年3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

絡作者獲得許可。

 


	本地磁碟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